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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建军”往事
——从游击小组到十五团

罗本森

省 城 求 学 记
黄天伦

“ 怂 样 ”父 亲
吴肖兰

四 十 年 前 做 月 饼
陈汝雄

追溯信宜“建军”的历史往事，
至今令人心潮澎湃，斗志昂扬，激
励更多热血志士，牢记初心使命，
在新时代征程上砥砺前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信宜县武
装组织和武装斗争，始于1927年举
行的怀乡起义。从当初的农民军、
游击小组、武工队，到游击大队、十
二团，最后加入解放军序列的十五
团，武装组织在战斗中一步步发展
壮大。其战斗历程不屈不挠，革命
先烈们浴血奋战，为推翻国民党反
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
朽功勋。

游击小组的诞生

1927年春，信宜县先后建立两
个区农民协会，100 多个乡农民协
会，拥有会员 4万多人。5月，中共
南路特委派朱也赤到怀乡召开骨
干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信宜县委员
会，罗克明任县委书记。1927年12
月15日，为配合广州起义发动了怀
乡起义。200 多农民军突袭团练
局，冲入二区(怀乡)区署，活捉国民
党区长周植盛，成立信宜县国民革
命军司令部、怀乡区苏维埃政府。
这次起义是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
伟大革命实践，也是上世纪20年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地举行
的100多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

由于国民党信宜县府将派大批
兵力前来“围剿”，为避敌锋芒，几天
后起义军被迫撤出怀乡，转入山区
活动。到抗日战争后期，组织起十
多个游击小组，计有队员200多人。
1945年2月，集结游击队员40多人
在镇隆举行桄榔起义，攻下桄榔东
乡公所，但攻打桄榔西乡公所受挫
失败。1946年5月，为了加快开辟信
宜游击区，从茂南老游击区抽调20
多名游击队骨干组成武工队夜间开
上信宜。加强了武装斗争，继续发

展游击小组，扩大游击区，使人民武
装的组织形式提高到一个新的高
度，开始进入发展的时期。

从独立大队到十五团

1948 年 11 月，在武工队的组
织下，信宜在云开村成立“博古”中
队，有队员 70 多人。1949 年 2 月，

“叶挺”中队到云开会师。将“博
古”“叶挺”两个中队会编为信宜独
立大队，代号为“若飞”大队，共有
队员 200 多人。此时，在茂北地区
成立了茂名独立大队，代号为“大
钊”大队，也开抵信宜云开，三月中
旬在云开成立一个团，定名为第十
二团，统一领导茂信两个独立大
队。活动于云开大山地区，继续扩
大游击区。

由于十二团的迅速壮大，国民
党信宜反动县长陆祖光十分恐惧，
纠集县自卫大队、乡兵800多人，分
别从四个方向，分兵八路，用所谓“拉
网”战术围剿我云开地区，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十
二团被迫退到信罗边境活动。与罗
定十四团协作，在水摆打伏击战，消
灭罗定自卫队清乡扫荡队，又进攻
罗镜，摧毁在罗镜圩内驻有敌军一
个营。十二团军威大振，农民群众
参军参战掀起热潮。“天津”区武装队
伍蓬勃发展，信西大队、云开大队和
清水大队相继纳入十二团的编制，
兵员猛增至700多人。

1949 年 5 月，成立粤桂边纵队
第五支队，信宜原来十二团为基础
改为五支第十五团，直辖三个主力
连和四个大队，共一千多人。属中
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序列。
兵员急剧增加，又值粮荒。为解决
部队给养，十五团组织一千余人到
沙子开田赋仓，取出稻谷 400 多
担。但由于取粮时间过长，消息泄
露，被从合水、钱排两地开来的县

警两个中队 200 多人赶到，我军即
予阻击，激战持续近三个小时，然
后分批撤离沙子。在战斗中，清水
大队长叶其猷、战士张国林不幸中
弹牺牲。

这一时期全县区中队人数猛
增，在各个地区发动群众参加革
命，筹枪筹粮，有力地牵削了敌人的
兵力。各区中队经历的大小战斗很
多，其中较大的有智取万安、坑口伏
击、白坡除恶、白石南牵敌、黄坡岭
伏击、大胜乡取粮等。国民党加紧
围剿，他们集结队伍到云开“扫荡”
扑了个空。十五团主力已转入茶
山、洪冠一带，突然包围佯攻驻在杨
家祠(公益仓)，全歼敌军一个中队，
在敌人的后方猛击一拳。十五团随
即撤到洪冠锦衣，又与前来增援的
扫荡队展开遭遇战，靠着神速的一
阵快冲猛杀，干脆利落地歼敌一个
中队，俘敌20余人，缴枪30多支、子
弹及其他物资一大批。

分兵三路周旋歼敌

锦衣之战后，敌人发觉十五团
已转移内进，逼向县城。反动县长
一面急电在钱排、渤垌参加“扫荡”
的县自卫总队尾追；一面调集怀
乡、洪冠、白石等地乡自卫队，保队
数百人配合自卫总队堵截。

8 月 10 日，当十五团抵达洪
冠、白石交界的茶垌岭顶时敌人一
个自卫中队和乡自卫队、保队 200
多人合围。十五团凭山据守，把敌
军一一打退。次日，敌人增援 300
人再次包围，多次向阵地冲进，均
被十五团击退。由于敌强我弱不
宜恋战，十五团采取交替掩护，从
薄弱处分批撤退，跳出包围圈。为
了迷惑敌人，十五团转移到池洞又
经里五、深塘、茶山，几天后折回怀
乡中垌活动。茶垌岭战斗是十五
团建立以来所经历的最激烈最顽

强的一次战斗，打乱了敌人的“围
剿”计划，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经过锦衣、茶垌战斗后，敌人尝
到了十五团的战斗实力。陆祖光急
忙调回全部兵力集中对付十五团。
而十五团采取“分兵出击，诱敌分
散，使其顾此失彼”战略。分兵三路
在茶山、洪冠、贵子、北界等地活动，
既迷惑敌人，又牵住其鼻子走。三
路兵马与各区的武装力量紧密合
作，奔东走西，神出鬼没，掀起了波
澜壮阔的武装斗争新高潮。

8月下旬，十五团得到情报，知
县中队和乡自卫队会到西区六问
南乡“扫荡”，便在龙湾头设伏布
网，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击伤敌方
中队长刘炘守等官兵，俘敌 10 多
人，缴枪数十支。西区短枪指导员
罗汉和战士曾培棠在抢夺敌人的
机枪时，不幸中弹牺牲。十五团乘
胜进军，接连攻下石根、大胜两个
乡公所。又迅速转战于云开、茶
山、楼垌、钱排、平塘等地，攻下一

批乡公所，建立了乡人民政权。
十五团这次三路出击，迷惑敌

人，打击敌人，使敌人摸不清动向，
完全陷于被动，不仅清剿计划彻底
破灭，还连连失败。

里应外合解放信宜

10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南
下部队挺进广东，国民党信宜反动
派已成惊弓之鸟，龟缩在信宜县城
束手无策，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10 月 15 日，国民党保三师副
师长兼保九团团长陈赓桃部 1200
多人，在我党领导策动下，于吴川
梅菉宣布起义。中共高州地委分
析面临的形势，认为信宜的人民武
装已有雄厚的力量，国民党自卫总
队里有共产党员做内线工作，又可
调动陈赓桃部的力量解放信宜。
于是，命令高州地委委员车振伦率
领陈赓桃起义部队从柴口方向进
军信宜，命令十五团逼近县城，并
布置打入信宜自卫队任副总队长

的共产党员陈达增加紧策动自卫
总队起义。10 月 22 日，我军对信
宜县城形成包围，并向县城开炮警
示，发出通谍。陈达增同志即抓住
兵临城下的有利时机，向信宜县自
卫总队副总队长麦国煜及各中队
长分析战争形势，讲明我军政策，
权衡利害，指出前途。麦国煜等人
感到大势已去，反抗是徒劳的。便
听从陈达增的指挥，率领自卫总队
400余人起义。县长陆祖光眼看败
局已不可挽回，急急忙忙率警卫连
仓皇弃城逃走。

1949年10月22日，十五团和陈赓
桃起义部队顺利开入信宜县城，宣布信
宜解放，这块土地回到人民手中。信宜
人民武装从组建到改编，经历了大小战
斗四十余次，歼灭敌人百余名，俘敌六
百多名，缴获各类炮四门，轻重机枪二
十多挺，长短枪枝千余支，各种枪炮弹
逾万发，军用物资一大批。人民武装斗
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建立人民政
权，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当火辣的阳光、燥热的天气
充斥着六月的时候，父亲便在我
心中鲜活了。

六月的天像小孩子的脸，瞬
息万变，父亲的脾性亦是，喜怒
无常，但更多的是怒，暴怒。在
我的印记里，父亲总喜欢板着脸
孔，翘起厚厚的下唇，眼睛瞪得
圆圆的，对我们稍有不满，就会
劈头盖脸地骂上一顿，吓得我们
胆战心惊。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我打六
岁起就帮家里干力所能及的活
儿了。母亲负责地里的农活，父
亲在镇中学教书，他不参与农
作，但会帮忙做点家务活。一到
放假，三位姐姐跟着母亲去地里
干活，而我年纪最小只好随父亲
在家做饭、喂鸡、喂猪、扫地、劈柴
等。每天，我眼巴巴地看着姐姐
们扛着锄头或担着粪桶，屁颠屁
颠地跟在母亲身后出门去。我
曾拿钱利诱三位姐姐与我换活，

但她们宁愿在太阳底下晒得黑
不溜秋，宁愿挑臭烘烘的大粪去
淋蕉树，也不肯换。他们都害怕
父亲。

父亲的家庭地位是至高无
上的。他的说话，无人敢反驳；
他的吩咐，无人不照做；吃饭
时，他大口吃着，而我们却小心
咀 嚼 ，生 怕 行 差 踏 错 惹 他 责
骂。有一次，我夹了一块摆在
父亲面前的鸡翼，他看见了，抢
过筷子往桌上一拍，吓得我们
面面相觑。此后，我们再也不
敢越界夹菜。饭后，父亲要洗
澡，但他自己从来不找衣服，而
是开足马力扯着他那抑扬顿挫
的腔调：“阿芬、阿肖、阿玲、阿
阿阿……兰，拿我衣服来。”此
时，姐姐们都欢呼“好彩老爸不
是叫我”，而我倒霉透了，名字
总是排最后。我惊慌失措地拿
起衣服小跑过去，尊敬地递上，
可父亲还是满脸的不满。

待在父亲身边久了，我渐谙
他的性情，他的凶只是语言上的
尖酸刻薄和神情上的骄横傲慢，
却从不打我们。逐渐长大的我不
再畏惧父亲，甚至敢跟他斗智斗
勇。记得初三那年暑假，家里请
了几个亲人帮忙干活，我和父亲
在厨房忙活。因为一点争执，我
顶撞了父亲几句，他的暴脾气马
上来了，对我大声呵斥。想到自
己在亲戚面前尊严尽丧，我哭着
说：“我不干了。”这是我第一次忤
逆父亲，我生怕他打我，连忙跑回
房间，塞好门栓，关好窗，然后捂
着被子哭了个淋漓尽致。哭累
了，心情顺畅了，肚子也饿得咕咕
叫了。父亲几次来到我房间的窗
前，劝我吃饭。想到自己做事尽
心尽力，却总挨骂，我斗气说：“我
不吃，饿死算了。”到了晚上，父亲
又来敲我的窗：“兰，起来吃饭，别
饿坏了。以后我不乱骂你了。”这
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这么温声细

语的说话，想不到骄横的父亲也
有怂的一面。我的委屈瞬间被融
化，饥肠辘辘的我放弃最后的倔
强，吃饭去了。

再 次 见 到 父 亲 的 怂 是 在
1997年。那年，我被分配到离家
成百公里的山区教书，父亲陪着
我去报到。一路上他沉默不语，
到了镇教办那儿却变得话多。
他堆着笑脸哈着腰，一会儿聊起某
人套近乎，一会儿乞求领导给我安
排间好学校……看着父亲阿谀奉
承、极力讨好的身影，我泪目了。我
的父亲是一个多么骄横的人啊！此
刻为了我的工作，却是这么的“怂”。

写到这，眼睛濡湿了，我赶紧
仰起头不让眼泪掉下来。我呆呆
地看着天：住在天上的父亲您还
好吗？天上的云彩那么多，哪一
朵才是您？是那团翻滚奔腾、阴
沉沉的黑云吗？不不，应该是笑
意盈盈、像棉花般柔软的那朵白
云才是我心心念念的您吧！

每当看到学子们朝气蓬勃地赶
赴求学之路，耄耋之年的我，常常回
想起60多年前，那一段难忘的省城求
学经历。

1954 年 7 月，我就读化县农校初
农班，正准备毕业考试。

毕业试还没开考，学校就接到省
农业厅下文：“从应届毕业生中选送
品学兼优的学生到省农干校学习，任
务 15 人，7 月下旬报到体检，8 月 1 日
上课。”

时年化县农校仅一班毕业生，20
出头的我光荣入选 15 人之列。定好
人选后，我们立即准备赶赴广州。

由于化县没有开广州的客车，只
有先派人到湛江赤坎，购买电白水东
至广州的水陆联运车票。

7月 18日出发。当天早上，我们
雇一辆烧木炭作动力的中型货车，班
长黎日林率领大家，每人把所有被席
衣物打成个大背包，从水尾渡口南岸
过渡到北岸，登上货车，将背包当成
坐垫。

上午 8 点左右，准时到达电白水
东。在车站等候的老师，给每人发一
张车票。办理行李托运后，找到了自
己的座位就坐。

下午 3 点，汽笛长鸣，动力船在
前，客船在后，一条粗大的钢缆把它
们联在一起，动力船前面行，客船后
面跟。在主航道上我还发现一艘动
力船，后面系着几艘货船，像孔雀开
屏般。天气闷热，我的铺位在左边，
于是我打开了小窗，让江风进来。看
到岸边的城镇、村庄、成熟的水稻、树
木、岸边撒网的小渔船，一幕一幕的
向后消失。

夜幕降临，服务员把晚饭送到每
个铺位，几桶清水菜汤摆在人行道
上，让人自由饮用。用完晚餐后，饮
几口汤水，到洗刷间漱口，用手沾水
把脸抹了几下，又回到铺位躺下。清
风拂面，华灯已上，岸边光如昼的是
城市，星星点点亮点是农村，江上的
大光点是大船，星星点点是一般船只，
小小摇晃不定的是最小的打渔船……

我在同学小王的鼾声催促下，关
上了窗门，酣然入睡去追周公。

汽笛长鸣把我从梦中惊醒，船已
靠长堤码头，朝霞投射在江面上闪闪
发光，爱群大厦像巨人，站在岸上欢
迎我们。

上岸领取自己的行李，登上农业
厅迎接我们的货车，坐在各自的背包
上，车过了海珠桥后向东转入纺织路
东沙直街18号“元帅府”门楼，进门楼
后停在南楼小广场，男同学安排南楼
三楼，女同学安排在北楼一楼。

省农干校设在“元帅府”内，牌挂

门楼左侧，门楼内设值班室、收发室，
中间有两幢三层大楼，北楼是干校办
公室、会议室、教师宿舍、女生宿舍；
南楼为男生宿舍。东西两面，有两个
小广场，西边广场有一列八九间平
房，是师生厨房、教师饭堂、储物室、
厨工宿舍；东边广场北面有五六间平
房，分别是图书、资料室、标本室、化
验室、实验室，接着四五间卫生间。
门楼对面是马路，外面是一幢茅草大
厦，搭在珠江河面上，是学生饭堂，能
容300多人同时用餐。教室在仲恺农
校，两列四幢，八间教室。

通过体检留下的14位化农同学，
利用开学前的一个上午，由原班长带
头去逛南方大厦。

早餐后出行，过海珠桥、海珠广
场，一路向西疾行。我们行走在骑楼
的通道上，商店里的店员、掌柜，从我
们着装、神态、语言，在背后指指点
点，意思是“大乡里”出城。我们只能
嗤之以鼻。到了南方大厦，货架上琳
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但是
我们囊中羞涩。我只买了一支“二
友”牙膏、一把猪鬃毛牙刷、一条印有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白毛巾、一
个铜面盆。10点半顺原路返回学校。

8 月 1 日，在仲恺农校大礼堂举
行开学典礼。吴康副校长主持。

农业厅厅长、干校校长王更生讲
话。他说：“我省的土地改革已经结
束，农业合作化正在加速推进，一个
农业大生产高潮即将到来，但我们
的基层农业机构——区农业技术推
广站，尚未开建，目前我们的农业大
学、中专农校在短期内，也不能满足
要求，省委省府已经批复省农业厅

《关于成立省农干校的报告》。1951
年开始各初级农校复办招生，1952
年又扩大招生，从现在起，从每年应
届毕业生中，选送品学兼优的学生
进入农干校农业全科班。从省各地
挑选农村优秀的中兽医、初农的畜
牧专业优秀学生到省干校畜牧兽医
班。今年是干校一期，接着二期、三
期。一期学生到各地区的重点县建
站，二期、三期……争取用一年半到
两年的时间全部普及区级农业技术
推广站。”

随后是教师和学生代表发言，他
们纷纷为教好书、学好习表决心。

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从课堂、标
本与田间实习、解剖与课本，小组讨
论、师生之间的交流，我们圆满完成
了既定的学习任务。

毕业典礼上，农业厅领导和学校
老师讲话，他们说：“今天是课堂学习的
结业、实践的开始、战士的出征，期待你
们捷报频传，青出于蓝胜于蓝……”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将至，
又到月饼飘香时，看着大街上酒
家、糕点店等门前在摆卖自家制
作的品种繁多、包装精美的月
饼，让我想起 40 年前在单位里
做月饼的情景。

那是1981年8月，我刚刚毕
业走出校门，被分配到茂名石化
公司露天矿。上班没多久，就已
临近中秋，记得有一天，在车间
调度岗位倒班实习时，领导叫我
们这周不用下工地倒班了，到饭

堂去帮忙做月饼。当时接到任
务觉得是个美差，不用倒班去做
月饼，应该还会有月饼吃吧，心
里乐滋滋的。

当年还是计划经济年代，
职工食堂为职工做月饼，那是
单位给职工应有的福利之一。
我们来到食堂，看见食堂师傅
用长柄铁锹在大大的锅里翻炒
花生、果仁、面粉之类做月饼的
原材料，锅里透出的香气，引得
我口水直流。当时做月饼的所

有原材料都全靠自己手工制
作，像豆沙、莲蓉、肉馅、果仁、
面粉等原材料都是饭堂师傅做
好调好味之后，倒进一个大缸
里，在大缸里慢慢搅拌搓揉，把
各种馅料搅匀揉紧搓实之后，我
们便跟着食堂师傅用木制的月
饼印，学着先放一层搓好的面皮
到月饼印里，再在印里塞满刚刚
调制好的馅料，上面再盖上一层
月饼面皮，之后用圆木棍制成
的擀面杖用力压实压平，再用
刀刮掉凸出表面多余的面皮，
然后把月饼印反过来，轻轻敲
敲，一个印制好的月饼就从月
饼印里跳了出来，摆到桌面上
了。做月饼都是体力活，最辛
苦的要数炒制各种原材料，这
些都是有经验的老师傅来干，包
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印出来
的月饼放进烘炉里烘制好，得掌
握好火候、时间和温度。很快，
一炉香喷喷的月饼就出笼了，我
们又忙碌着用纸把月饼包装封
好，每封4个月饼。

在那个尚处在物质不太丰
富的年代，中秋佳节有月饼吃已
经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奢侈享受
了。当年，我们不但有月饼吃，

单位里每个人还分得好几封，我
先把两封月饼寄回给老家的父
亲，让家里人也能一起品尝我们
的劳动成果，更是让家里人分享
国企单位的优越性和自豪感。
剩下的月饼则是自己慢慢吃，一
次吃一小块，慢慢品尝享受，因
为这是自己平生第一次有那么
多月饼吃。其实，我们当时做的
只有五仁、叉烧、豆沙、莲蓉等品
种，却觉得这些散发着特有的浓
郁诱人香味的月饼是世界上最
好吃的饼类食品了。

之后，每年到了中秋佳节之
际，月饼飘香之时，单位都会分
月饼，我都会把分来的月饼寄回
老家给父亲和亲人们一起分
享。尽管到了后来物质变得丰
富起来了，过中秋吃月饼吃得多
了，吃得腻了，大家都不愿多吃
不敢多吃了，但每年到了中秋佳
节之时，我依然会寄两盒月饼回
老家给父亲，从未中断过，一直
到 2010 年父亲过世后为止。这
并非是单位分的月饼还有多么
的好吃，只是千里寄相思，遥寄
那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情愫，表达和了却游子心中盼
望与亲人团聚的相思情结。

▲革命烈士罗汉遗孀胡秀娟（现年100
岁）是地下通讯员，她家就是信宜县“长
春区”革命活动据点。

◀中共信宜县“长春区”革命活动据点旧址。


